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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報
載
海
南
島﹁
紅
色
娘
子
軍﹂
最
後
一
位
班
長

盧
業
香
，
月
前
在
海
南
家
鄉
逝
世
，
終
年
一
百

歲
。﹁

紅
色
娘
子
軍﹂
是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活
躍
在

海
南
島
上
的
一
支
游
擊
隊
，
是
土
地
革
命
時
期
反

對
軍
閥
及
國
民
黨
的
一
支
武
裝
力
量
。
因
為
是
全
女
班
而
聞
名
於

世
。
但
更
因
為
被
編
成
戲
劇
、
拍
成
電
影
、
更
改
編
為
芭
蕾
劇
舞

而
著
名
。
也
更
因
為
文
革
時
期
被
列
成
八
個﹁
樣
板
戲﹂
而
演
遍

全
國
。
雖
然
江
青
的
文
藝
觀﹁
三
突
出﹂
，
即
突
出
正
面
人
物
、

突
出
英
雄
人
物
、
突
出
主
要
英
雄
人
物
的
理
論
受
到
批
判
，
但

﹁
紅
色
娘
子
軍﹂
的
故
事
流
傳
久
遠
，
並
且
具
有
教
育
意
義
，
也

並
不
如
江
青
在
文
革
後
期
硬
拼
亂
湊
的
所
謂
新
的
樣
板
戲
︽
海

港
︾
、
︽
奇
襲
白
虎
團
︾
之
類
的
粗
糙
，
因
此
仍
能
留
傳
至
今
，

仍
能
在
內
地
和
香
港
演
出
。

﹁
紅
色
娘
子
軍﹂
在
中
國
革
命
歷
史
上
，
作
為
婦
女
參
加
作
戰

部
隊
的
唯
一﹁
娘
子
軍﹂
，
的
確
值
得
大
書
特
書
。
原
本
的
戲
劇

和
舞
蹈
也
有
可
取
之
處
。
可
惜
因
為﹁
污
染﹂
上
江
青
的﹁
三
突

出﹂
的﹁
八
個
樣
板
戲﹂
，
使
後
人
常
用
異
樣
的
眼
光
對
待
它
。

有
受
過
文
革
之
苦
的
人
說
，
一
聽
到
八
個
樣
板
戲
的
音
樂
，
就
會

全
身
戰
慄
。

一
九
六
二
年
，﹁
文
革﹂
還
沒
有
開
始
，﹁
紅
色
娘
子
軍﹂
就
被

拍
成
電
影
。
一
九
六
四
年
，﹁
紅
色
娘
子
軍﹂
被
改
編
成
芭
蕾
舞

劇
。
當
年
把
西
方
的
芭
蕾
舞
移
植
到
中
國
的
革
命
傳
說
故
事
中
，
的

確
是
一
個
創
舉
。
因
而
芭
蕾
舞
︽
白
毛
女
︾
和
︽
紅
色
娘
子
軍
︾
都

受
到
好
評
。
可
惜
文
革
中
江
青
盜
竊
他
人
的
藝
術
果
實
，
據
為
己

功
，
使
後
來
幾
個
好
的
藝
術
作
品
如
︽
紅
燈
記
︾
、
︽
智
取
威
虎

山
︾
、
︽
沙
家
浜
︾
、
︽
白
毛
女
︾
、
︽
紅
色
娘
子
軍
︾
等
藝
術
作

品
曾
沉
寂
一
時
。
但
人
民
的
眼
睛
是
雪
亮
的
，
領
導
文
化
工
作
的
也

實
事
求
是
，
不
久
前
這
些﹁
樣
板
戲﹂
都
能
重
見
天
日
。

百
歲
老
人
、﹁
紅
色
娘
子
軍﹂
班
長
盧
業
香
，
一
九
一
四
年
出

生
在
海
南
瓊
海
，
一
九
三
一
年
參
加﹁
紅
色
娘
子
軍﹂
，
後
擔
任

班
長
，
參
加
過
沙
帽
嶺
、
白
石
嶺
等
戰
鬥
。
並
曾
化
裝
深
入
敵
陣

偵
察
，
可
謂
智
勇
雙
全
。
她
曾
作
戰
受
傷
，
退
役
後
留
在
家
鄉
安

度
晚
年
。
今
天
福
壽
全
歸
，
兒
孫
滿
堂
，
老
人
也
可
瞑
目
了
。

「紅色娘子軍」

﹁
九
旬
老
人﹂
復
又
來
鴻
，
因
在
本
欄
見
潘

小
子
也
還
會
讀
點
詩
，
遂
手
書
近
作
七
律
示

範
，
題
為
︽
偶
感
︾
：

九
旬
晉
二
意
如
何
？
往
事
堪
稽
未
許
訛
。

涓
滴
必
珍
零
暴
殄
，
沫
濡
有
盡
務
包
羅
。

纖
毫
可
辨
仍
憂
慮
，
咀
嚼
為
艱
待
琢
磨
。

陟
降
從
容
無
隱
患
，
皇
天
不
負
感
恩
多
。

所
謂
詩
無
達
詁
，
但
仍
要
為
年
輕
讀
者
稍
作
解

說
。
一
旬
為
十
年
，
長
者
高
齡
九
十
二
，
清
健
能
執

筆
致
書
，
潘
小
子
深
感
榮
幸
也
。
俗
謂
家
有
一
老
，

如
有
一
寶
。
長
者
見
多
識
廣
，
可
惜
無
緣
對
面
聆
教

其
堪
稽
之
往
事
。
潘
小
子
於
詩
歌
韻
文
初
窺
門
徑
，

未
嘗
作
律
詩
，
因
為
怕
麻
煩
，
不
喜
斟
酌
推
敲
頷

聯
、
腹
聯
也
。
第
三
四
句
當
是
詩
人
自
言
胃
口
佳
，

能
吃
，
但
不
喜
浪
費
。
當
中
第
四
句
用
︽
莊
子
︾
的

典
：﹁
相
濡
以
沫
，
不
若
相
忘
於
江
湖
！﹂
第
五
句

以
視
力
極
佳
而
自
豪
，
不
過
孔
老
夫
子
也
留
下﹁
人

無
遠
慮
，
必
有
近
憂﹂
的
教
訓
。
仁
者
壽
，
老
人
家

當
深
明
養
生
之
道
也
。
第
六
句
自
嘲
齒
力
退
減
。
無

妨
，
︽
千
字
文
︾
有
云
：﹁
老
少
異
糧
。﹂
老
人
家

三
餐
吃
些
甚
麼
，
交
由
炊
事
者
琢
磨
便
是
。
末
兩
句

則
見
詩
人
樂
天
知
命
。

︽
禮
記
︾
有
云
：﹁
五
十
杖
於
家
，
六
十
杖
於

鄉
，
七
十
杖
於
國
，
八
十
杖
於
朝
，
九
十
者
天
子
欲

有
問
焉
，
則
就
其
室
以
珍
從
。﹂
古
人
聚
族
而
居
，
年
五
十
可

以
執
杖
，
但
要
過
六
十
才
可
以
在
鄉
里
間
執
杖
。
國
指
先
秦
的

諸
侯
國
，
略
相
當
漢
之
一
郡
、
明
清
之
一
府
。
朝
是
朝
廷
。
在

古
時
，
天
子
如
事
要
求
問
九
旬
老
人
，
還
得
要
親
自
造
訪
。

有
九
旬
老
人
在
，
潘
小
子
只
能
是
個
小
子
；
但
在
年
輕
小
朋

友
跟
前
，
亦
是
老
人
。
過
去﹁
香
港
作
家
協
會﹂
黃
仲
鳴
主
席

間
有
吩
咐﹁
森
仔﹂
為
長
者
攜
這
帶
那
，
唯
是
過
了﹁
杖
家﹂

之
年
，
便
抗
黃
總
之
命
，
曰
：﹁
吾
亦
老
人
家
！
除
黃
總
而

外
，
作
協
其
他
老
人
家
都
請
自
理
。﹂
︽
禮
記
︾
有
云
：﹁
五

十
不
從
力
政
。﹂

近
日
天
氣
炎
熱
，
驕
陽
似
火
。
九
旬
老
人
認
為
傳
媒
講﹁
陽

光
充
沛﹂
未
佳
，
當
為﹁
陽
光
猛
烈﹂
或﹁
陽
光
熾
熱﹂
。
淺

見
以
為
，
沛
字
本
義
雖
與
水
有
關
，
但
近
世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

現
代
漢
語
多
用
雙
字
詞
，
詞
意
常
有
擴
大
、
收
窄
、
轉
變
。
今

人
言
充
沛
，
或
近
似
英
語
之﹁abundant﹂
，
與
充
裕
、
充
足

同
義
。
陽
光
猛
而
有
益
，
當
可
稱
為﹁
陽
光
充
沛﹂
。
洪
字
亦

從
水
，
本
義
為
大
水
，
今
時
人
物
可
以
洪
偉
，
人
聲
可
以
洪

壯
，
則
陽
光
未
嘗
不
可
充
沛
也
。﹁
夏
日
可
畏﹂
，
九
旬
老
人

不
必
從
力
政
，
潘
小
老
人
則
不
願
從
力
政
，
自
然
同
樣
不
喜
烈

日
當
空
。
農
家
則
喜
四
時
有
序
。

長
者
又
指
本
地
新
聞
常
以﹁
訛
稱﹂
形
容
騙
徒
行
騙
時
的
謊

話
，
似
應
改
為﹁
騙
稱﹂
、﹁
偽
稱﹂
。
淺
見
以
為﹁
訛﹂
除

有﹁
錯
誤
義﹂
，
亦
有﹁
謠
言
義﹂
。
熟
語﹁
以
訛
傳
訛﹂
自

當
為
散
播
錯
誤
資
訊
，
傳
訊
人
不
知
其
錯
而
傳
，
則
過
輕
；
知

其
錯
而
推
波
助
瀾
，
則
為
散
播
謠
言
，
其
過
重
。
知
錯
與
否
，

唯
當
事
人
始
知
之
也
。

未
知
長
者
尊
意
以
為
否
？

九旬老人賦《偶感》

上
期
說
到
熱
情
的
中
國
德
粉
熱
臉
貼
了
冷
屁
股
，
德
國

人
非
但
沒
有
感
激
開
懷
反
而
撰
文
抨
擊
，
由
此
引
出
中
國

球
迷
對
自
身
的
反
思
︱
︱
中
國
球
迷
，
自
己
到
底
有
沒
有

問
題
？

最
近
在
很
多
場
合
，
有
不
少
人
和
小
狸
聊
起
世
界
盃
，
說

到
荷
蘭
對
阿
根
廷
的
那
場
半
決
賽
時
都
吐
槽
不
已
，
說
無
聊

到
爆
說
睡
着
了
好
幾
次
，
甚
至
連
央
視
的
早
間
新
聞
都
評
論

那
場
比
賽﹁
全
場
都
是
尿
點﹂
…
…
這
讓
小
狸
很
是
尷
尬
，

因
為
小
狸
其
實
很
想
說
那
一
場
踢
得
遠
比
七
比
一
好
看
，
後

者
只
是
一
方
被
踢
傻
了
的
射
門
集
錦
，
沒
有
技
戰
術
、
沒
有

傳
切
配
合
，
甚
至
連
進
球
後
的
激
情
都
沒
有
，
更
遑
論
進
球

前
，
只
看
得
一
個
驚
悚
；
而
前
者
則
是
一
場
真
正
充
滿
較
力

的
牽
制
經
典
戰
，
雖
然
連
抬
腳
射
門
的
次
數
都
有
限
，
但
雙

方
全
程
展
示
了
高
超
的
技
戰
術
和
攻
防
水
平
，
像
高
手
下

棋
，
且
零
失
誤
少
干
擾
，
是
一
場
難
得
的
高
水
平
比
賽
。
只

可
惜
，
每
當
小
狸
企
圖
為
那
場
比
賽
辯
白
兩
句
時
，
都
被
迅

速
地
淹
沒
在
周
圍﹁
對
，
沒
錯
，
太
無
聊
了
！﹂
的
眾
人
附

和
聲
中
。

小
狸
從
不
敢
標
榜
自
己
看
球
水
平
高
，
因
為
偽
球
迷
從
來

都
是
湊
熱
鬧
的
，
但
進
賽
場
湊
了
二
十
年
熱
鬧
後
，
也
着
實

發
現
了
中
國
球
迷
和
電
視
裡
的
外
國
球
迷
在
行
為
方
式
上
的

一
些
不
同
。
比
如
，
國
內
賽
事
時
，
場
上
隊
員
一
拿
球
衝
過

來
，
全
場
球
迷
就
開
始
鼓
噪
雷
動
，
雖
然
這
球
最
後
多
以
傳

給
對
方
、
瞬
間
被
斷
或
者
大
腳
開
射
偏
離
球
門
五
米
以
上
而
結
束
，
但
不

管
，
只
要
有
人
帶
球
衝
，
先
吼
爽
了
再
說
。
而
反
觀
各
種
國
際
性
盃
賽
和

歐
洲
五
大
聯
賽
，
那
些
外
國
球
迷
歡
呼
叫
好
的
節
點
卻﹁
莫
名
其
妙﹂
得

多
，
老
是
給
那
些
傳
球
的
、
卡
位
的
、
牽
制
的
、
甚
至
無
球
跑
動
的
人
鼓

掌
算
怎
麼
回
事
？
在
國
內
，
進
球
的
是
百
分
百
焦
點
，
而
在
國
外
，
人
們

會
牢
牢
地
記
住
那
個
助
攻
的
人
︱
︱
就
好
比
本
次
世
界
盃
，
意
大
利
雖
然

早
早
回
了
家
，
但
睡
皮
︵
派
路
︶
對
英
國
人
那
銷
魂
地
一
漏
至
今
讓
人
感

慨
萬
千
，
他
甚
至
連
球
都
沒
碰
就
可
以
讓
人
記
一
輩
子
啊
。

足
球
界
有
個
術
語
叫﹁
閱
讀
比
賽﹂
，
說
白
了
就
是
真
正
去
看
懂
足

球
，
但
目
前
看
來
不
少
中
國
球
迷
在
此
一
項
上
的
能
力
確
實
令
人﹁
捉

急﹂
。
看
不
出
門
道
，
只
是
湊
個
熱
鬧
，
誰
贏
就
支
持
誰
，
誰
輸
就
嘲
笑

誰
，
湊
熱
鬧
的
球
迷
很
難
有
真
愛
，
加
上
國
人
一
向
沒
信
仰
，
於
是
對
自

己
支
持
的
隊
伍
也
不
怎
麼
忠
心
，
踢
好
了
牛×

一
下
，
沒
進
球
就
傻×

了
。
混
混
沌
沌
，
簡
單
粗
暴
。

據
說
，
二
十
萬
踢
球
的
小
孩
裡
，
能
產
生
出
一
名
傑
出
的
球
星
，
照

此
，
中
國
目
前
頂
多
能
產
生
出
四
分
之
一
個
，
因
為
堅
持
踢
球
的
小
孩
只

有
七
千
到
五
萬
人
。
而
英
國
的
這
一
數
據
是
四
百
萬
。
所
以
人
家
能
出
小

貝
，
不
僅
能
出
，
還
能
出
個
帥
的
，
因
為
基
數
大
，
有
得
挑
。
而
我
們
空

有
十
三
億
人
口
，
無
奈
真
正
懂
球
愛
球
又
肯
投
身
其
中
尤
其
是
支
持
子
女

投
身
其
中
的
實
在
是
少
之
又
少
。

一
個
國
家
的
足
球
水
平
絕
不
僅
僅
是
場
上
那
十
一
個
人
表
現
得
如
何
，

能
讓
場
上
十
一
人
開
出
美
麗
花
朵
的
，
一
定
是
地
下
廣
袤
的
根
莖
和
肥
沃

的
土
壤
，
球
迷
便
是
這
土
壤
，
踢
球
人
口
便
是
這
根
莖
。
一
群
偽
球
迷
，

頂
多
能
長
出
一
朵
塑
料
花
。

中國球迷（下）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如
果
醫
生
告
訴
你
：﹁
生
命
僅
餘
半

年
！﹂
你
會
怎
麼
反
應
？
如
何
去
度
過
這
短

短
的
餘
生
？

事
業
如
日
中
天
的G

inson
Leung

聽
到
這

消
息
後
沒
坐
以
待
斃
，
她
辭
退
工
作
，
在
男

友
和
好
友
陪
伴
下
走
遍
世
界
各
地
，
為
的
是
盡
用

生
命
中
的
一
分
一
秒
，
盡
享
這
世
界
。
十
年
過

去
，
她
健
康
地
活
着
。
她
現
在
的
使
命
是
告
訴
大

家﹁
不
藥
而
癒﹂
的
秘
方
︱
︱﹁
境
隨
心
轉﹂
自

能﹁
體
隨
心
癒﹂
。

首
次
聽
到G

inson
的
名
字
，
是
在
︽
溫
暖
人

間
︾
雜
誌
看
到
她
的
專
欄
，
知
道
她
早
年
在
香
港

防
癌
會
的
協
助
下
出
版
了
︽
不
藥
而
癒
｜
｜
以
快

樂
戰
勝
絕
症
︾
這
書
，
最
近
天
地
圖
書
為
這
書
加

版
。
我
一
口
氣
看
完
後
，
腦
際
中
充
滿G

inson

的
笑
臉
和
笑
聲
，
時
刻
提
醒
我
以
一
笑
解
千
愁
，

以
笑
面
對
生
命
的
一
切
。
當
我
有
任
何
不
滿
，
就

想
起
她
的
笑
便
一
切
化
解
了
，
想
不
到
這
書
能
帶

給
我
如
此
豐
厚
的
正
能
量
。
無
論
你
身
體
健
康
與

否
，
這
本
用
詞
輕
鬆
活
潑
、
言
簡
意
賅
的
書
，
很

值
得
一
讀
，
必
令
你
獲
益
良
多
。

G
inson

的
男
友C

harles
C
hoi

是
位
畫
家
，
書

內
插
圖
盡
是
他
的
油
畫
，
畫
功
深
厚
、
意
境
深

邃
，
盡
顯
人
間
之
美
，
是
此
書
另
一
珍
貴
之
處
。

從
忙
得
天
昏
地
暗
的
營
運
顧
問
到
癌
魔
突
襲
，

G
inson

的
生
命
從
此
不
一
樣
，
原
來﹁
無
常﹂
常
伴
左
右
。

但
在
她
的
經
驗
中
，
凡
事
也
有
無
限
轉
機
，
大
難
臨
頭
也
可

視﹁
無
常﹂
為
友
從
容
面
對
。
她
發
現
上
天
賦
予
我
們
的
身

體
，
本
具
強
大
的
自
癒
功
能
，
而﹁
萬
物
唯
心
造﹂
，
要

﹁
一
切
從
心
出
發﹂
，
心
情
好
，
自
然
一
切
好
，
這
是
她
的

護
身
符
。

正
如
她
說
：﹁
我
與
腫
瘤
是
可
以
和
平
共
處
的
，
真
正
要

治
的
，
絕
非
腫
瘤
，
而
是
要﹃
修
正
生
活
，
改
革
自

身﹄
。﹂
她
提
醒
大
家
要
過
健
康
的
生
活
，
用
心
活
好
當

天
，
儲
備
正
能
量
，
便
能﹁
體
隨
心
癒﹂
。

我
們
活
着
，
但
不
是
每
一
個
人
都
懂
得
如
何
去
活
，
這
書

提
醒
我
們
活
着
的
態
度
。

絕症──不藥而癒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分
手
十
五
年
，
舊
愛
重
聚
，
相
約
當
年
經
常

光
顧
的
餐
館
午
膳
。
他
從
寫
字
樓
偷
空
溜
出

來
；
她
由
巴
黎
遠
道
而
至
。
兩
人
滿
懷
期
望
；

並
非
要
舊
情
復
熾
，
只
是
希
望
見
到
他
／
她
，

別
來
無
恙
？

出
生
於
香
港
的
英
國
詩
人
克
里
斯
托
弗
．
里
德

(C
hristopher

R
eid)

所
寫
的
敘
事
詩
︽
午
宴
之
歌
︾

(Song
ofLunch)

，
曾
經
獲
得
柯
斯
達
文
學
獎
。
我

捧
住
詩
篇
反
覆
閱
讀
，
不
懂
。
找
來
同
名
電
影
觀

看
，
明
白
了
；
不
堪
回
首
。

︽
午
︾
故
事
講
述
：
他
是
倫
敦
一
間
出
版
社
編

輯
，
工
作
不
如
意
，
寄
情
寫
詩
。
當
年
失
敗
的
戀

情
，
令
他
耿
耿
於
懷
。
她
離
開
他
後
，
嫁
給
巴
黎
一

位
著
名
作
家
，
生
活
優
哉
游
哉
。

兩
人
來
到
餐
館
，
一
切
面
目
全
非
。
她
坐
在
眼

前
，
巧
笑
倩
兮
，
依
然
優
雅
，
但
不
是
他
記
憶
中
的

她
。
他
已
經﹁
塵
滿
面
，
鬢
如
霜﹂
；
游
離
的
眼

神
，
像
在
追
憶
她
已
逝
去
的
光
影
。
他
怨
氣
衝
天
，
低
頭
喝
掉

三
瓶
酒
。
其
中
一
鏡
頭
，
她
撫
摸
他
的
手
，
安
慰
他
；
那
雙

手
，
飽
經
風
霜
。
︵
手
背
的
一
小
撮
毛
髮
，
幸
存
。
︶

她
讀
懂
他
的
詩
，
卻
看
不
懂
他
的
心
。
他
曾
經
去
巴
黎
找

她
，
在
她
屋
外
徘
徊
，
卻
沒
勇
氣
按
門
鈴
。
時
光
不
會
倒
流
，

如
今
兩
人
言
不
及
義
。

他
醉
倒
餐
館
閣
樓
，
醒
來
發
現
，
她
已
不
辭
而
別
。
愛
如
雲

煙
，
縱
使
相
逢
應
不
識
。﹁
知
君
仙
骨
無
寒
暑
，
千
載
相
逢
猶

旦
暮
。﹂

︽
午
宴
之
歌
︾
令
人
心
疼
。
電
影
由
艾
瑪
．
湯
普
森
和
艾
倫

．
瑞
克
曼
主
演
，
拍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
片
長
僅
五
十
分
鐘
。

香
港
出
生
的
詩
人
，
最
近
有
新
作
懷
念
香
港
。
短
短
幾
句
，

很
難
翻
譯
，
大
意
是
：﹁
從
英
倫
海
濱
掃
視
香
港
，
我
們
看
到

你
引
人
注
目
的
萬
象
光
景
下
、
所
戴
上
的
多
文
化
面
罩
。
你
的

散
文
和
詩
篇
，
也
隨
之
改
寫
了
。﹂(G

lancing
at
H
ong

K
ong

to
England ,s

shore,
your

essays
and

light
verse

has
altered

how
w
e
view

the
m
ulti-cultured

m
asks

of
your

profiled
universe.)

當
然
要
改
寫
，
就
像
︽
午
宴
之
歌
︾
裡
的
舊
戀
人
，
一
切
都

變
了
。 愛如雲煙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濟南大明湖西南門有一片蘆葦蕩，入夏以來，
每當我散步走到此處時，蘆葦蕩裡總會是鳥的演
唱會。「唧唧唧……嘎嘎嘎……」的鳥鳴，既有
高音也有低音，既有獨唱也有合唱，鳥兒們用優
美的音符歡快地唱歌抒發出對城市中這片鬧中有
靜環境的垂愛之情。
出於好奇，我和其他散步的市民無不停住腳

步，探頭探腦的向蘆葦蕩裡瞅。一個個攝影愛好
者，有的手拿照相機，有的打開錄像機的鏡頭
蓋，耐心地尋找蘆葦蕩裡的小精靈。我也準備搶
抓「小歌唱家」的瞬間鏡頭，手裡舉着智能手機
等啊等，就是不見鳥兒的廬山真面目。
等待抓拍的人們失望了，我也覺得這群鳥兒太
不給面子，不得不放棄了抓拍的初衷。我是位不
達目的不罷休的人，在蘆葦蕩邊抓不到鳥兒的倩
影，就到網絡上去搜尋，弄張網上的影像圖片也
可以。在我的思想意識中，蘆葦蕩不能見，網上
見到也未嘗不可。
打開網頁，一組文字資料和圖片跳入眼簾，我
細細的看下去。資料顯示，蘆葦蕩裡的鳥兒叫震
旦鴉雀（學名：Paradoxornis heudei），是珍稀鳥
種，有「鳥中熊貓」之稱。這種鳥為鶲科鴉雀屬
的鳥類，有震旦鴉雀指名亞種和震旦鴉雀黑龍江
亞種之分。
我還了解到了一些震旦鴉雀的相關知識，「震
旦」梵語為「中國」的意思，震旦鴉雀自然就是

地地道道的中國鳥了。這種鳥兒體態小巧玲瓏，
牠的體長約18厘米，大概有五個品種，多在長江
下游和黑龍江等地生存，祖國其他地方也有牠的
影子，牠們的活動區域局限在蘆葦蕩中。震旦鴉
雀生來好動，飛行時迅速敏捷，一張黃色的嘴角
很像鸚鵡。震旦鴉雀夏秋時吃昆蟲，春冬時吃葦
稈裡的蟲子或植物種子，冬季也吃遺留在樹上的
漿果，牠們需要安靜優美的生存環境。
震旦鴉雀生的異常美麗，牠黃色的嘴角帶有很

大的嘴鈎，黑色眉紋上緣黃褐而下緣白色，還有
狹窄的白色眼圈。上額和頭頂以及頸背灰色，上
背黃褐，通常具黑色縱紋，下背呈黃褐色。中央
尾羽沙褐，其餘黑而羽端潔白。「下巴頦兒」和
喉部以及腹中心接近白色，兩肋羽毛黃褐色。兩
翼上肩部濃黃褐色，飛羽較淡，三級飛羽近黑
色，腳為粉黃色。
震旦鴉雀是常年居住在當地的留鳥，牠們結小

群棲於蘆葦叢中，鳴叫聲急促而連貫，有時會展
翅鳴叫，嘴裡不斷發出短促的「唧唧」「嘎嘎」
唱歌聲。鴉雀們唱得高興的時候，還會展翅歡
唱，小鳥們臂力微弱，但扇翅膀的頻率比較高，
一邊振翅，一邊鳴唱，有歌唱大家的風範。
震旦鴉雀性格活潑好動，牠們常常用粉黃色的

腳爪牢牢地鈎住蘆葦稈，不住的東張西望，一旦
發現有蟲子蠕動，牠們就會像啄木鳥，用牠那堅
硬的嘴敲打蘆葦稈，「嗒嗒嗒」發出清脆的響

聲，藏在蘆葦皮裡的蟲子被揪出來吞入囊中。牠
們在蘆葦稈之間跳來跳去覓食，有趣的是，如果
一不小心，到了蘆葦的最上端，因為蘆葦上端很
細，承受不了牠的體重，於是被壓倒在地上，牠
們會再次跳起，躍到別的蘆葦上繼續覓食。有時
牠們也會偷吃蜘蛛網上的蟲子，常常是不勞而
獲。
震旦鴉雀是鳥類中的「模範夫妻」，在棲息地

築巢繁殖。一般每年4月開始雌雄共同築巢。牠
們會用堅硬的嘴巴撕裂蘆葦葉，以葉片中纖維為
建材，將纖維絲纏繞在2～5根蘆葦上，然後一圈
一圈地繞成巢樣。鳥巢築好後雌鳥下蛋孵化，每
窩孵出雛鳥2～4隻。在9～11天哺育期內，雌雄
共同承擔育兒義務。雛鳥剛離巢時不能飛行，必
須借助密集的蘆葦稈攀爬、跳躍，還須爸媽再餵
養十多天。
震旦鴉雀不習慣在其他植物上逗留，偶爾在樹

枝上稍作停留後，又一陣風似地轟然飛去，極少
下到地面活動。震旦鴉雀很會隱蔽自己，牠們住
的窩巢不易被敵害察覺，人類接近牠更是難上加
難。這群小精靈有自己的哨兵，只要有來訪者牠
們就會迅速逃逸。
震旦鴉雀的集群大小隨季節而變化，繁殖季節

以單隻和較小集群為主，非繁殖季節就來牠各大
聚會了。這群小傢伙一直過着「與世隔絕」的生
活，由於牠們不善飛行，導致了翅膀不能負荷太
重，只有依賴蘆葦茂密的環境生存。假如離開了
成方連片茂密的蘆葦蕩，震旦鴉雀就沒有用武之
地了。
當我熟知了蘆葦蕩中的小精靈之後，獵奇牠芳

容的興趣就更濃了，年過花甲之人彷彿又回到了
童年。我從家裡拿了攝像機和錄音機，帶着食物
和瓶裝礦泉水，還拿了個小馬扎，興致勃勃地來
到蘆葦蕩旁邊，選好了鳥兒不易看到的地方貓起
來。小精靈總歸是機靈，錄入牠們的鳴唱還可
以，想抓拍到牠們的倩影還真不太容易。為了捕
捉牠的活動瞬間，我靜靜守在那裡一整天，等到
牠們順着葦稈躍上來的時候，我手中攝錄像機的
快門一閃，好歹拍到了一張，打開瀏覽才發現腦
袋被一支蘆葦葉子擋住了半邊。
熱風吹動蘆葦蕩，深處裡的鳥兒在歡快的啼

鳴，我的心情也隨之熱流湧動，非拍牠一組美鳥
照、錄製一段鳥鳴不可。我攝錄並舉，鴉雀們伴
隨葉稈搖擺，攝像機隨着手動，蘆葦蕩內外一場
持久戰在進行。此時，一種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心
理促使着我，我已經是賦閒之人，總會有一天，
震旦鴉雀聲像集成會掌握在鄙人手中。

鳥鳴蘆葦蕩
百
家
廊

卞
允
斗

曾
聽
朋
友
說
過
一
事
：
有
廣
東
商
人
款
待
外
地

來
客
，
特
地
備
下
幾
道
特
色
菜
餚
，
其
中
一
道
白

切
雞
的
上
面
，
鋪
放
了
十
來
隻
鹽
水
鹵
熟
的
龍

虱
。
菜
端
上
來
掀
蓋
的
一
刻
，
客
人
幾
近
離
座
翻

臉
，
以
為
是
有
意
捉
弄
侮
辱
…
…
聽
這
樣
的
故

事
，
凡
吃
過
龍
虱
的
人
都
會
會
心
一
笑
，
確
實
，
沒
有

什
麼
是
比
龍
虱
更
能
反
映
不
同
地
方
飲
食
文
化
的
食
物

了
。
它
駭
人
的
外
形
，
以
及
它
的
美
味
，
始
終
無
法
斡

旋
不
同
人
群
之
間
的
觀
念
衝
突
。

龍
虱
是
一
種
棲
息
於
池
沼
水
田
裡
的
甲
蟲
，
背
有
硬

翅
，
體
呈
橢
圓
形
，
不
識
之
人
乍
一
看
，
會
以
為
是
蟑

螂
。
因
而
也
時
有
第
一
次
見
到
龍
虱
的
北
方
人
心
生
誤

解
，
覺
得
南
方
人
真
是
好
吃
，
連
蟑
螂
都
吃
。
其
實
龍

虱
成
為
盤
中
佳
餚
，
是
有
文
化
傳
承
的
，
早
在
明
清
時

期
，
龍
虱
就
是
閩
粵
一
帶
款
待
上
賓
的
上
等
美
食
。

︽
清
稗
類
鈔
︾
曰
：﹁
閩
人
之
食
龍
虱
也
，
取
其
雌
者

食
之
，
雄
者
不
堪
食
，
食
之
無
肉
。
嗅
之
，
鹹
臭
不
可

當
…
…
閩
人
謂
其
嚼
後
口
中
作
金
墨
香
。
若
設
盛
席
，

輒
供
小
碟
一
二
十
，
必
以
此
品
居
上
。
碟
中
鋪
以
白

糖
，
僅
綴
數
虱
於
其
上
而
已
。﹂
作
為
昔
日
豪
華
宴
席

上
的
頭
盤
，
龍
虱
不
僅
漂
浮
於
消
費
世
界
的
上
層
水

面
，
也
折
射
出
了
舊
時
的
豪
貴
富
人
的
飲
食
趣
味
。

其
後
，
龍
虱
發
展
成
為
嶺
南
著
名
的
地
方
小
食
，
有
人
專
門
捕

捉
煮
熟
後
，
至
夜
便
拿
到
街
市
上
作
為
佐
酒
小
食
售
賣
。
清
代
學

者
朱
彝
尊
在
廣
東
得
嘗
龍
虱
，
曾
作
有
︽
聒
龍
謠
︾
詞
：﹁
鮫
入

市
，
蜑
人
船
，
過
十
里
五
里
，
酒
人
騰
笑
。
刀
砧
喚
住
，
擘
珠
娘

纖
爪
…
…﹂
朱
彝
尊
是
康
熙
時
人
，
從
他
的
描
述
可
見
，
當
時
的

珠
三
角
就
已
多
有
製
售
龍
虱
為
業
的
水
上
人
家
，
船
娘
用
纖
手
代

客
一
隻
隻
剝
去
龍
虱
的
甲
殼
，
再
除
去
內
臟
，
無
須
使
用
刀
砧
，

就
可
呈
給
客
人
作
為
佐
酒
小
食
，
故
每
隔
十
里
五
里
，
就
有
吃
得

高
興
的
食
客
發
出
陣
陣
歡
笑
聲
。
詞
中
的
生
動
場
面
，
雖
然
已
過

去
三
百
多
年
，
今
人
看
來
仍
感
到
無
比
熟
悉
，
猶
如
一
幅
被
轉
鑲

到
現
代
鏡
框
裡
的
歷
史
佈
景
。

嶺
南
的
一
些
鄉
鎮
，
至
夏
便
有
專
賣
龍
虱
的
小
攤
，
而
且
雌
雄

不
同
的
龍
虱
是
分
開
賣
的
。
母
龍
虱
的
前
足
無
吸
盤
，
個
頭
較

大
，
多
子
肥
美
，
售
價
也
更
貴
。
這
也
是
古
人
早
早
發
出﹁
雄
者

不
堪
食﹂
感
歎
的
原
因
。
吃
法
以
鹽
水
煮
或
焙
熟
、
椒
鹽
為
多
。

剛
捕
捉
回
來
的
龍
虱
，
須
浸
在
熱
水
裡
，
迫
其
排
清
污
物
，
然
後

用
油
炸
酥
，
蘸
上
椒
鹽
吃
，
又
香
又
脆
。
吃
法
也
有
講
究
，
熟
諳

者
捏
起
一
隻
龍
虱
，
看
準
位
置
一
掐
再
一
扭
，
接
下
來
輕
輕
一

拉
，
就
能
把
龍
虱
的
一
雙
硬
翅
及
頭
部
、
內
臟
除
掉
。
如
果
內
臟

除
不
乾
淨
，
口
感
就
會
苦
腥
。
不
過
很
多
人
還
是
覺
得
鹽
水
煮
的

味
道
最
正
，
最
接
近
龍
虱
的
本
味
。
因
為
龍
虱
天
然
帶
有
輕
微
的

鹹
味
，
古
人
謂
之﹁
鹹
臭﹂
，
更
有
人
覺
得
像
是﹁
尿
騷
臭﹂
，

根
據
吃
什
麼
補
什
麼
的
食
補
原
理
，
民
間
便
有
傳
說
，
吃
龍
虱
能

治
小
兒
遺
尿
之
類
的
病
症
。
這
種
說
法
的
流
行
，
也
有
助
於
消
除

人
們
對
龍
虱
的
心
理
戒
惕
。

風味龍虱 五味
人生
陶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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